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没有玻璃阻挡， 面对面坐着， 这是多么常见的聊天场景， 但对服刑人员来说， 能这样 “零距离”

和家人交流却是一种奢侈。 因为犯罪， 他们失去了自由， 也终于意识到那些曾被他们罔顾的亲情是多
么重要， 那些自以为是的念头会让他们付出多少的代价。

5 月 22 日， 上海市新收犯监狱举办主题为 “因法之名 捍卫公正” 的 “开放日” 活动， 9 名服刑
人员和他们的亲属代表在大墙内相见。 一张张方寸亲情会见桌前、 一副副关切面孔背后， 是一个个带
着泪水与悔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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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日上，女人的泪与男人的悔

B3 大墙故事

妻子的话像一把尖刀

在参加开放日活动的家属代表

里， 有一位女士很引人注目， 她画着

精致的妆容、 衣着也经过精心搭配。

在当天的 “忏悔日” 环节， 这位女士

走上台， 面对多位服刑人员， 自我介

绍道， “我是服刑人员周林的妻子，

孙静， 感谢监狱的邀请， 能让我来参

加此次活动， 与正在服刑的家属见面

交流， 了解他的改造情况。” 而此时，

孙静的丈夫周林也在台下。

在孙静的讲述中， 记者得知， 她

和周林相识于 9 年前。 1975 年出生

的周林风趣、 体贴， 工作也很认真，

给孙静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但是两人

的交往被孙静的父母反对， 他们觉得

两家人门不当户不对。 不过， 周林没

有气馁， 他用真心慢慢打动了孙静的

父母， 对他们非常孝顺。 渐渐地， 孙

静父母的态度改变了。 在孙静看来，

父母不但接受了他， 有时对他甚至比

对她都好。 孙静和周林结婚了， 那几

年他们很幸福。

孙静回忆起过往， 满是甜蜜。 只

是， 好景不长。 随着事业发展和家庭

压力的增大， 周林拼命工作， 经常出

差， 陪孙静的时间越来越少， “一两

个月才回来一次， 回来从来不超过 3

天， 把家当旅馆一样。 他每次都嫌我

唠叨， 回来大多数也是吵架收场， 但

他对身边的朋友却比亲人还要好。”

孙静在怀孕期间妊娠反应很严

重， 吃不下饭， 呕吐不止， 她很希望

周林能够陪在她身边， 多安慰她。 可

是从怀孕到孩子出生 ， 周林都不曾

尽到一个丈夫 、 父亲的责任 。 孙静

一度患上抑郁症 ， 想要轻生 ， 然而

想到年幼的女儿和逐渐老迈的父母，

她放弃了这个念头。

这一切， 周林并不知晓， 他依旧

忙于自己的事业， 缺席了和家人有关

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面对 “丧偶式”

的婚姻， 孙静一次次问自己， 这样的

生活还要继续吗？ 离婚的念头在她脑

海里打转。 不过， 为了孩子， 孙静一

次次打消这个想法， 她说自己慢慢想开

了。

孙静不断调试着自己， 周林却越来

越不顾家， 内心也越来越膨胀 。 孙静

察觉到丈夫的不对劲 ， 曾经劝过他 ，

可得到的回应却是 “你什么都不懂 ，

别问这么多。”

2018 年， 周林因为给没有直销牌

照的产品做代理销售， 涉嫌经济犯罪被

捕， 并于同年被判处有期徒刑 6 年， 关

押至新收犯监狱。

对于周林的犯罪， 孙静说 “意料之

外又在情理之中”。

“说实话， 当我知道他出事后， 我

好恨他， 我的这辈子都被她毁了， 这个

家也被他毁了！” 孙静在讲述中几乎全

程都在哭泣， 她发自肺腑的 “斥责” 让

台下数名服刑人员想到自己的妻子、 父

母、 儿女， 低下了头、 红了眼眶。 周林

更是如此， 妻子的话就像一把尖刀戳进

他的心头。

整个家因他布满阴霾

周林知道自己是个不称职的丈夫、

不合格的父亲、 不孝顺的儿子， 也给被

害人造成了无法衡量的伤害。 他有太多

的话想对家人说， 可千言万语汇到嘴

边， 只有一个词： “对不起”。

就像孙静说的， 周林曾经风光过，

他是家族里少数考上大学并入党的孩

子， 从小到大都是家人的骄傲。 大学毕

业后， 不管是就业还是创业， 周林一路

顺风顺水。 只是， 一路顺利的同时， 周

林也为自己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 他坦

言， 工作后他一直信奉 “钱能解决一切

问题”， 只顾着赚钱， 把家人、 亲情都

抛诸脑后。

2016 年， 周林因为优秀的销售和

代理能力被一家保健品公司注意到， 他

们向周林抛去了橄榄枝， 希望合作。 周

林得知这家公司没有直销牌照后犹豫

过， 但对方一直告诉他 “牌照马上能办

下来”。

“我一方面轻信了他们， 一方面也

是因为对金钱的渴望以及侥幸心理， 还

是决定与这家公司合作了。” 周林愧疚

地说， “当妻子发现我不对劲， 不止一

次劝我收手的时候， 我根本不听她的。

赚了点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还觉得

家人怎么不理解我， 我都是为了他们。”

以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家人， 可

实际上， 周林的所作所为让他们受到了

极大的伤害。

周林的岳父岳母因为他的入狱受到

很大打击， 很多个晚上都无法入眠。 周

林的父亲更像是变了一个人， 原本开朗

的他整日沉默不语， 瘦了一大圈。

周林的母亲本就身体不好， 家人不

敢告诉她实情， 至今都编造谎言称周林

在国外长时间出差。 母亲想念儿子， 就

找出了周林大学时的照片放在床头， 每

天都要仔仔细细看上好几遍。 虽然家人

都不说， 但母亲知道， 儿子肯定是出事

了。 看着儿子的照片， 周林的母亲经常

偷偷落泪。 周林的两个姐姐看着母亲的

样子很心疼， 但她们不忍说出实情， 只

能继续欺瞒， 还强装笑颜地开玩笑说母

亲偏心， 只喜欢弟弟。 而想不通弟弟怎

么会走上犯罪道路的大姐被证实得了中

度抑郁症， 每天都要吃药……

周林很后悔， 他祈求得到原谅， 可

一切没有那么容易。

刚入狱时 ， 想到自己那么长的刑

期， 他考虑过离婚， 希望孙静找到更好

的人。 其实， 孙静也想过这问题。 很多

人都劝她离婚算了， 毕竟周林对她不是

很好， 又要等那么多年 ， 万一没有改

变， 或者又像从前一样怎么办？ 孙静坦

诚地说， 她考虑过离婚， 但在周林服刑

的这一年多时间里， 似乎真的有所悔悟

了， 每次会见时他都一脸悔恨， 不断道

歉。 “他现在终于明白家庭对他的重要

性， 只是这个代价太过沉重， 是以他的

自由和前途以及家人的幸福作为代价。”

孙静决定再相信周林一次， 再给他

一次机会， 她对着周林所在的方向说，

“我不想女儿没有爸爸， 我想要给她一

个完整的家， 一份完整的爱。 所以你在

监狱里好好改造， 不要再让我们失望

了。”

面对妻子的期盼， 周林说， 他唯有

用行动证明， 等回归社会时， 一定会是

一个能担负起责任的崭新的人。

和周林一样， 刘才在开

放日活动当天也见到了自己

的妻子， “亲情规劝” 环节

中， 两人聊着家里的情况，

说说女儿的工作、 谈谈即将

来上海探望他的老父亲。 虽

然每个月家人都会来看望，

聊的话题也就是这些， 但刘

才一点都不觉得腻。 除了刑

满释放， 会见是他最大的盼

头。

比起周林， 已经在新收

犯监狱服刑 4 年多的刘才对

开放日活动已经很熟悉了，

每次他看到来监狱参加活动

的服刑人员亲属代表， 心里

都会有感慨和期盼。 “虽然

不是自己的家人， 可是听着

他们说犯罪给他们带来的影

响， 我心里也一样会愧疚，

尤 其 是 说 到 父 母 、 孩

子……”

刘才今年 50 岁， 妻子

和女儿都在上海生活， 但他

的父亲和其他兄弟姐妹都远

在边疆。 刘才的父母因为工

作去了边疆， 刘才也出生在

那里。 长大后， 刘才在工厂

工作了几年， 有着自己想法

的刘才不想就这么过一辈

子， 于是从工厂辞职， 离开

家人， 来到了上海做生意。

那年他才 23 岁， 几乎是白

手起家。

刘才很能吃苦， 想法也

多， 和妻子经过十几年的打

拼， 生意越做越大， 赚的也

不少， 在上海、 江苏都有置

业 。 2008 年 ， 刘才开了一

家包装材料公司， 因为业务

需要， 他在本市郊区租借了

一处仓库。 刘才当时的办公

楼外有个大院子， 另几家公

司的人有时也会在院子里散

步， 就这样， 刘才认识了王

山。

据刘才说， 王山是在一

家公司的仓库工作 ， 两人

2010 年就认识 ， 有过业务

上的往来 ， 关系还不错 。

2013 年 ， 王山突然找到刘

才 ， 说是公司多了一批铅

笔板原材料可以自行处理，

想要放到刘才的仓库 。 还

许诺刘才 ， 材料处理后会

给他一定好处 。 刘才答应

了。

几天后， 当王山让人开

着卡车一批批运材料到仓库

的时候 ， 刘才觉得不太对

劲。 “他说是余料， 可是哪

里会多那么多余料？ 警方后

来认定有 6 万多椤 ， 价值

150 多万元 。 ” 刘才承认 ，

他当时就明白了这些材料来

路不正， 然而因为对钱的贪

婪， 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默许了王山把材料放入仓

库。

“我想东西又不是我拿

的， 我最多也就是包庇， 没

什么关系的。” 刘才很后悔

自己当时的侥幸心理和法律

意识的淡薄， “说实话， 以

前只知道杀人放火不能做，

也不敢做， 其他的， 尤其是

有关钱方面的法律 ， 真的

不懂。” 一开始， 刘才还对

判决抱有疑问 ， 直到在监

狱学习了相关法律知识 ，

刘才才释然 。 采访时 ， 他

流利地说出职务侵占罪 、

包庇罪等等罪名 ， 而这些

对过去的刘才来说是根本

不可能的。

刘才称自己没敢参与卖

材料的过程， 但他知道王山

等人第一次卖材料， 因为质

量问题被退货了。 第二次交

易前验货时， 刘才和王山他

们被警方当场抓获。

“那是 2013 年 9 月 17

日 ， 离中秋节没几天了 。”

刘才对这个日子记得格外清

楚， 因为中秋节前夕， 是公

司最忙的时候。 过去， 对刘

才来说， 中秋节就是忙工作

的日子， 可那一年他第一次

觉得， 中秋节没法和家人一

起过， 是多么遗憾的事。

刘才最终被判处盗窃

罪， 有期徒刑 10 年 6 个月。

2014 年 10 月， 刘才到新收

犯监狱服刑。

从被抓到判刑， 刘才都

是蒙的。 一切发生得那么突

然， 那些规划好的公司发展

计划还来不及实施， 那些三

角债务还没理清楚， 甚至他

和家人都来不及交代发生了

什么。 到新收犯监狱后， 刘

才才有些缓过来。 第一次接

见时， 他看着泪流满面的妻

子也哽咽了。

刘才入狱的消息， 也传

到了他父亲的耳朵里。 刘才

不敢想象父亲听到这个消息

时的反应。 刘才的父亲今年

已经 86 岁了， 牵挂儿子的

他 在 这 些 年 里 多 次 跨 越

3800 多公里来上海探望 。

采访当天 ， 刘才还期待地

表示 ， 父亲过几天就会来

看望他 ， 但随即他就愧疚

地说 ， “父亲一年比一年

老了， 最担心的就是他的身

体……”

刘才揪心的事还有很

多， 比如他知道女儿因为他

工作受到影响， 但女儿从来

不提 ； 比如为了赔钱 ， 妻

子卖了一套房子 ， 公司也

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 比如

女儿的婚姻大事似乎也因

为他迟迟不能定下……可

再多的担忧对刘才来说也

是无用的， 身处大墙的他唯

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改造， 争

取早日回家。

“以前总觉得钱很重

要， 可失去自由后才明白，

那些真正珍贵的其实就在

我们身边 ， 比如阳光 、 空

气， 比如自由、 亲情。” 这

些话放在早几年 ， 刘才自

己都不相信会是他说出来

的， 但这些年在监狱接受的

教育和失去自由后的痛苦让

他顿悟。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86岁的父亲

不远千里来看他

服刑人员和家属 “零距离” 会见 新收犯监狱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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